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茈碧湖边梨园村
陈应松

又是一天的雨。 滇西进入了繁忙

的雨季。

在雨中从茈碧湖坐快艇去梨园古

村， 快艇开在白茫茫的大水中， 在雾

濛濛的细雨中， 恍似江南， 但风有些

凉， 这里海拔毕竟过了两千米。 茈碧

湖也是洱海源头之一， 与三岔河、 海

西海一起 ， 洱海 70%的水来自于此 ，

这里是真正的一类水质， 可以直饮。

梨园古村的大地名叫大河头， 是

一个隐匿湖边的山谷， 明嘉靖年间世

袭邓川土知州阿氏的后人， 阿迁乔带

着两个儿子阿筱聪、 阿林聪以及一些

族人， 来到这湖边的原始森林中， 种

植梨树， 代代只种不伐， 形成了如今

的梨园村。

梨园古村， 有 500 年树龄的 7480

棵巨大古梨树， 最古老的有千年历史，

说云弄峰下的西湖是世外桃源， 此处则

是世外梨园。 现在新老梨树达数万棵，

三月梨花开时， 村庄笼罩在梨花浓香

中， 人神欲狂， 蜜蜂撞脸， 这海拔两千

米之地， 哪儿来的这么多蜜蜂呢？

村口就在湖边， 登上古岸， 有一

个世外梨园导览图廊牌， 两旁有一副

对联： “远道而来莫辜负湖光山色鸢

飞鱼跃 近期归去应难忘美俗淳风

气爽文香”。

鸢飞鱼跃， 气爽文香， 自然景观

与人文景观都有了。 村落里很多苍苔

满身的古树， 都挂上了牌子， 介绍品

目， 往树上看， 青果累累， 树干如此

皱老， 怪模怪样， 曲虬乱扭， 在村里

霸占了阳光 、 地盘 ， 雨水没有落地 ，

全停歇在枝叶上， 使得这里有神秘氛

围。 但白族人家的白墙黑瓦， 墙上的

图画， 又有温馨之情， 仿佛真是我们

遗忘千年的老家 。 有牛在村里徜徉 ，

没人牵它。 有狗在路上蹓跶， 也不惹

人， 兀自逍遥。 路是石板路， 条条干

净， 加上雨后， 路上亮晶晶的， 像是

被人擦拭过 。 村里的房子飞檐斗拱 ，

龙沟凤滴， 没有一家不是精心建造的，

没有一家有破损， 每个院落的墙上都

是画幅， 一直逶迤至古梨树尽头。 而

且家家门前都是花盆， 里面的花琳琅

满目 ， 五彩缤纷 。 雨中在村里漫步 ，

就像忽归古代， 恍兮惚兮的穿越感油

然而生， 心中早已是唐宋魏晋。

我们走进一家客栈， 院子里有各

种盆花， 有几个鸟笼———白族爱养鸟，

院子里要有响亮的鸟叫。 老板娘把我

们迎进去， 十分热情。 因洱海保护治

理 “七大行动”， 村里民宿餐厅大多歇

业， 污水进入网管， 五证齐全才可开

业。 阿福客栈是还在营业的极少农家。

我们在这里碰到几个外地老者， 有男

有女， 是从重庆来这儿避暑的。 他们

说， 每年夏天他们都来这儿， 像候鸟

一样， 在此长住至少三个月。 重庆游

客说 ， 梨园村有好山好水有古梨树 ，

夏天凉爽， 在这里生活赛过神仙， 来

这里避暑者全国各地的都有。

我们爬上客栈的楼顶， 竟是一个

楼顶花园 ， 白族人园艺水平都很高 ，

各种盆栽造型别致， 青枝绿叶， 每盆

都修葺得清清爽爽。 往村中看， 白族

人家房舍都在梨树之中 ， 树荫之下 ，

整个村庄掩映其中， 隐隐青果挂满村

庄。 到了梨子成熟的季节， 来吃鲜梨

的游客挤满村庄， 但村里有一个规矩，

凡摘吃梨子的， 不收钱， 想吃多少吃

多少 ， 装进肚子的 ， 免费 ； 带走的 ，

付钱。

这就是古风。

白族人亲善自然， 村庄在霭霭祥

云中， 无争斗， 无恶语， 无红尘， 只

有鸟鸣山幽， 人行花径， 茈碧湖如此

洁净， 则是人心外化。 千年古梨， 苍

苔满身 ， 石斛寄生 ， 却又年年新果 ，

圆溜如一树稚儿， 这祖先种树的荫庇，

让白族世代活在甜日子里。

梨园村在茈碧湖北岸， 是省级民

族文化生态村 ， 100 多户白族人家 ，

又有古梨园， 又有茈碧湖， 种树， 捕

鱼 。 白墙青瓦 ， 鸡鸣狗吠 ， 碧波尽

处， 炊烟袅袅。 家家梨树浓荫下， 户

户梨花飘窗中。 极好的水， 极香的空

气， 极美的人， 与世无争， 与花果为

伴 ， 如何能不长寿 ？ 全村 80 岁以上

的老人就有二十多位 ， 最长者已有

105 岁 ， 因此梨园村还是云南美名远

扬的长寿村。

白族人温和地对待大自然一草一

木。 世世代代以来， 梨园村都有一道

不成文的乡规民约， 不准损害和砍伐

树木， 这是一道道德和信仰高墙， 不

可逾越。 改革开放后， 集体的果林分

给私人承包， 土地开发和使用由村里

统一规划， 不允许在梨树林周围开垦

土地， 于是保护了古梨林这祖先留下

的遗产。

古梨树保存了 ， 但梨子不值钱 ，

因为太多太多， 每年结出的果子却没

有市场， 只有掉地下烂掉。 不过都知

道的另一原因是 ， 这地方离外界太

远 ， 没人知晓 。 这古梨树上结的果 ，

运出去成本也太高。 过去村里出去的

唯一通道 ， 就是坐船过茈碧湖到对

岸。 这个村子， 外人只是听说， 跟传

说一样 ， 很难进来 。 后来洱海保护 ，

建设茈碧湖环湖 “万亩湿地 ” 工程 ，

茈碧湖的名气起来了 ， 周围环境也

漂亮了 。 茈碧湖东 、 西岸湖滨带及

西岸缓冲带的湿地像花园一样， 相邻

的官营 、 海口两个湿地和西岸滩涂

地湖滨带生态修复后 ， 吸引了游人 ，

梨园村古梨树群的名声就慢慢传扬

开去了。 村民开始办农家乐， 水上游

船 ， 每年春天梨花开时 ， 游人无数 ，

香风迷雾中， 人们陶醉于此， 必留宿

一晚 ， 梦中梨花的清香令人脱俗去

秽， 不忍归去。

农家乐在这里乐的是山高水远 ，

有自己养的土鸡、 有大理白族人爱吃

的生皮 （半生的猪肉蘸佐料 ）、 乳扇

（一种奶酪）、 地参、 菌子等。 村里有

大量的狗， 却不吠叫唬人， 到任何家

里串门， 狗先摇尾巴， 主人必热情接

待， 院子中一坐， 就有梨子和好茶端

上桌来款待你。 这里民风淳朴， 真如

桃花源。 现在这里每年接待游客十多

万人， 二十来户农家乐和民宿， 14 艘

游船， 让人乐而忘返。

自洱海保护治理 “七大行动 ”

开始 ， 梨园村所有经营户必须完善

污水收集和处理 ， 不许污染洱海水

源茈碧湖 。

现在梨园村的污水能够悉数收集，

村里建了一座日处理 250 立方米的污

水处理站 ， 采用硅藻精土处理工艺 ，

出水水质可达一级 A 标， 然后利用闲

置的 130 亩鱼塘进行深度处理， 将鱼

塘改造为四级表流湿地， 搭配有观赏

性的挺水、 沉水植物， 对富营养水体

进行吸附， 出水水质可达四类水标准。

对处理过的中水全部利用， 灌溉梨园

村北侧 230 亩干旱的果园， 做到了不

让一滴污水进入茈碧湖。

我们在雨中上船离开梨园村 ， 那

些生长了千年的、 庇佑着一个村庄的

梨树群， 渐渐消失在水天处， 这大水

中的村庄， 这静如山水的村庄， 仍将

在山水深处优雅着。

松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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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征月迈， 岁月如流。 转眼一瞬

间 ， 享年 77 岁的汪曾祺先生 ， 去世

快 23 年了。 生前， 作为作家的汪老，

段位极高却相对小众， 年届花甲， 机

缘巧合才情迸发， 十余年间， 写出了

平生泰半作品 ， “人间送小温 ”。 如

此而已。

改革开放以来， 社会发展变迁风

驰电掣， 沧海桑田。 热闹喧嚣的文学

市场， 则大幅度急剧萎缩。 曾几何时，

当年远比他名气大地位高的若干作家，

早已门清灶冷无人问津。 而汪曾祺和

他的作品， 经过时间和市场的双重淘

洗， 一反常态， 常读常新， 受欢迎的

范围与程度， 反倒与日俱增。 他的读

者群， 源源不断浩浩荡荡越来越多谱

系驳杂， 洵为难得的异数。 舒群曾说：

在生时， 作品多以作家的命运为命运；

而在死后若干年， 作家却以作品的命

运为命运。 旨哉斯言。

汪曾祺出生于 1920 年 3 月 5 日，

适逢农历元宵节 。 2020 年 3 月 5 日 ，

将迎来汪先生百年冥诞。 自二十世纪

八十年代迄今， 我一直是汪老作品的

忠实读者。 近几年， 进而成为出版界

的票友， 汪曾祺著作的策划、 推广者

和出版人。

我正在编撰的重点书籍， 有一套

多卷本大部头， 名为 《清晰或模糊的

背影———百年文人》 （暂名）。 除手头

既有的相关书刊外， 又专门搜购阅读

了大量已故知名作家、 学者的纪念文

集。 受益之余， 不免私下叹息： 一世

文豪， 风流云散， 这类书籍， 往往选

文芜杂， 良莠不齐， 成本低廉， 印刷

粗糙； 没有书号、 印数极少的家属或

家乡自印本， 亦不罕见。 堪称文章精

粹、 印制精良、 广为流布， 能与逝者

平生功业相称的公开出版物， 委实寥

若晨星。

当即发愿： 汪曾祺先生百年诞辰

之际， 一定要编选出版一本有模有样

的纪念文集 ， 缅怀逝者 ， 分飨同好 ，

以为永念。 随后， 开始预作准备， 承

担起这项自认为兼具现实价值和历史

意义的工作 。 历时经年 ， 终告竣工 。

其果实， 便是呈示在您面前的这本厚

朴俊朗的 《百年曾祺》 （1920-2020）。

本书近三十万字， 全方位展示了

几代人从不同时段、 层面、 角度对汪

老其人其书的解读、 分析和议论， 精

彩纷呈， 饶有意趣。 同时， 也为汪曾

祺研究提供了一份不可多得的文本 。

所选文章， 文质并重， 务必言之有物。

内容广泛， 举凡生平、 故乡、 家庭、 师

友、 性情、 爱好、 阅读、 创作、 小说、

散文、 诗歌、 戏剧、 饮食、 烟酒、 书画、

旅行、 早中晚期、 书缘人缘……都有涉

及。 尽量在充分覆盖的同时， 又突出

重点。 同时， 确保局部与整体之间的

平衡。 因篇幅所限及其他原因， 部分

文章予以存目。

得正文 63 篇， 存目 13 篇。 按时

间， 跨度超过 70 年。 按地域， 作者遍

布东南西北中 ， 远及海外 。 按辈分 ，

有好几代人。 按身份， 千差万别百无

禁忌。 按内容， 近乎包罗齐整应有尽

有。 至于文本价值、 史料价值和可读

性， 还要等待读者评判。

部分作者， 写过多篇关于汪老的

篇什 ， 有的还出过专著 （如陆建华 、

苏北、 孙郁）。 本书原则上， 每人只选

一篇。 不计前言后记， 唯有汪老多年

好友、 他重新开始写作并终于 “总爆

发” 的重要推手、 同时本身也是文章

高手的林斤澜和邓友梅， 各有两篇入

选———不可替代， 实在难以割舍。 陆

建华、 郭娟两人， 分别有一篇收入正

文， 一篇存目。 入选文章， 包括存目，

能找出最初出处的， 均予载明。 找不

到或没有把握的， 则注明录自何处。

选文、 分辑， 花了不少心思， 颇

费斟酌。 姑举一例 ： 女作家那辑前 4

篇， 宗璞、 张抗抗、 范小青、 袁敏所

写， 都涉及汪老字画， 情况各各不同，

各有情味 。 王安忆 、 韩霭丽的两篇 ，

分别写到江苏高邮、 北京甘家口故居，

各有侧重 ， 各具感慨 。 文章都好看 ，

耐看， 见性情， 见手眼， 可对比着看，

又自成一个小单元。 凡此种种， 不一

而足。 明眼人扫一眼便知， 粗心人看

了也未必明白， 毋庸细说。

段春娟、 金实秋、 苏北、 王彬彬

等， 先后编选或主编过汪曾祺纪念文

集和研究论文集， 为我遴选文章提供

了不少便利。 各位作者， 都深爱汪氏

其人其文， 对 《百年曾祺》， 无不热心

襄助， 乐观其成。 汪家三姐妹一如既

往倾力支持， 帮助良多。 天津人民出

版社、 康瑞锋兄和领读文化传媒， 做

了大量认真细致的具体工作。 借此一

并致谢。 遗珠之憾， 在所不免， 欢迎

各位批评、 补充。 日后如有机会， 当

予采纳、 修订。

刘基诗云： 人生无百岁， 百岁复

如何？ 汪老百年， 不该让老头儿感觉

寂寞。 能为之做点实事， 颇感欣慰。

汪曾祺肯定很喜欢听歌， 他经常

写到歌声 ： “墓草萋萋 ， 落照昏黄 ，

歌声犹在， 斯人邈矣。” “让画眉自由

地唱它自己的歌吧！” “歌声还是那样

悠扬， 那样明朗。” ……

我想， 不妨把文风卓异识别度极

高的汪老作品， 视同清隽美妙宛如天

籁的歌声。 百年曾祺， 歌声正酣。 千

载曾祺， 歌声永存。

2019 年 12 月 31 日初稿于深圳天

海楼

2020 年 1 月 7 日， 夏历己亥小寒

后一日改定

（2020 年 3 月 5 日为汪曾祺先
生诞辰一百年。 本文为汪曾祺百年诞
辰纪念文集 《百年曾祺 》 （1920-

2020） 后记。 该书由梁由之编选， 天
津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

藤原良雄：真正识货的是读者
陈喜儒

我的书架上有一本黑色封皮银色封

腰的书， 名为 《文学的再生》。 这是为

纪念日本战后文学巨匠野间宏百年诞

辰 ， 由学者红野谦介 、 富冈幸一郎编

辑， “野间宏之会” 协助， 藤原书店出

版的纪念文集。 书中收入历年来世界各

国研究纪念野间宏的论文、 讲演、 谈话

等百余篇， 长达 779 页， 又厚又重， 拿

在手里沉甸甸的， 像一块大砖头。 虽然

装帧设计考究， 并附野间宏不同时期的

若干珍贵照片及著作目录年谱等， 堪称

是目前研究野间宏文学最全面最权威的

资料集 ， 但也贵得令人咋舌 ， 定价

8200 日元， 再加 8％的消费税， 还有快

递费等， 买它至少得花一万多日元， 约

合人民币七百元。 我记得买本三省堂的

《大辞林》， 近三千页， 也就 6300 日元，

比这本书便宜得多。 因为书中收入了我

的文章 《执著的探索者———访野间宏》，

所以藤原书店的老板藤原良雄来信说，

既是纪念， 也是稿酬。

认识藤原良雄多年了 ， 但来往不

多 。 听朋友说 ， 他很有经营头脑 ， 书

店办得风生水起。 在日本经济不景气，

岀版业每况愈下的形势下 ， 他特立独

行， 独辟蹊径， 专岀高难度、 高品质、

高定价的书 ， 而且营业额每年以 10％

的高速增长 ， 被称为出版界的神话 、

“狮子王”。

那年他随野间宏来华访问， 虽对野

间执弟子礼， 尊重有加， 但从不人云亦

云， 对出版、 文学、 政治、 经济、 国际

形势， 都有独特看法。 野间宏逝世后，

日本各界人士成立了一个学术性的纪念

团体 “野间宏之会”， 事务局设在藤原

书店。 他担任事务局长， 岀版会刊， 组

织纪念活动， 召开研讨会， 尽心尽力，

任劳任怨。 我虽是发起人之一， 但远隔

重洋， 帮不上忙， 心里过意不去， 所以

那年去日本写 《野间宏论》 时， 特意去

拜访他， 当面致歉， 同时也探讨一下在

中国出版野间宏选集的可能性。

藤原书店在早稻田大学附近的鹤卷

町， 接待室兼会议室很宽绰， 中间摆着

会议桌和沙发， 四周是书架， 陈列着他

们出版的图书 ， 印刷装帧都很精美讲

究。 在沙发上， 坐着一位瘦削的老人。

虽多年不见， 但我一眼就认岀了她是野

间宏的遗孀———光子夫人。 每次到野间

府上拜访时， 都受到她热情款待。 藤原

把夫人请来， 大概考虑的是倘若涉及版

权问题， 可以当面商量。

我与光子夫人聊天时， 藤原良雄走

了进来。 他似乎变化不大， 只是比以前

胖些 ， 脸如满月 ， 目光炯炯 ， 神采奕

奕。 他对光子夫人毕恭毕敬， 扶着她在

会议桌前坐稳后， 才回到自己的座位。

他希望我的 《野间宏论 》 ， 能在

“野间宏之会” 会报上首发， 同时全力

支持我组织翻译野间宏的文集， 还说长

篇小说 《青年之环》， 最能体现先生的

全体小说 （肉体、 精神、 社会） 思想，

一定要译。 我说： “最早提岀 ‘全体小

说’ 概念的是萨特， 但他一闪而过， 没

有深入展开， 是野间宏先生在理论和实

践上充实并完成了这一思想， 代表作就

是 ‘大河小说’ 《青年之环》。 先生曾

签名送给我一套， 我知道这部小说在文

学史上的价值和意义， 但五部六卷， 五

千多页 ， 译成中文 ， 大概有三百多万

字， 这样一部大书， 我不知道在中国出

版界， 有没有 ‘狮子王’？”

他哈哈大笑说会有的 ， 一定会

有的……

藤原生在大阪一个普通职员家庭。

高中时代， 他就尝试勤工俭学， 自力更

生， 每天下午去教儿童打算盘， 赚取生

活费。 在大阪市立大学经济学部， 他专

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但以自学为

主， 很少去上课。 为了加强对社会现实

的认识和了解， 他特意住在受歧视的部

落民 （日本德川幕府时期， 对从事屠宰

业、 皮革业者和乞丐、 游民的称呼。 他

们居住在官府指定的条件恶劣地区， 身

份职业世袭， 严禁与平民通婚， 被视为

贱民） 中， 体验他们的喜怒哀乐， 白天

读书， 晚上到中学当保安。 他的人生信

条是： 思想自由， 经济独立。

大学毕业后， 进入 《新评论》 杂志

当编辑， 但他的理想是当个慧眼识珠的

出版家 ， 出版有价值的书 。 1975 年 ，

他岀版了自己的编辑处女作———今村仁

司的 《历史与认识———读阿尔杜赛

（1918-1990， 法囯哲学家 ， 用解构主

义解释马克思主义 ）》， 印了 2000 册 ，

但只卖了 600 册， 剩下的 1400 册堆放

在他住地门口， 这使他懂得靠岀版糊口

多么艰难 。 1981 年他升任总编辑 ， 时

年 32 岁 ， 是日本全国最年轻的总编 。

1989 年 ， 他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 ， 毅

然辞职， 成立了藤原书店。

藤原在出版界赢得声誉 ， 站稳脚

跟， 是因出版法囯年鉴派历史学家布罗

代尔的 《地中海考古———史前史和古代

史 》。 这本书从地理时间 、 社会时间 、

个人时间三个层次探讨历史， 是当今欧

美历史学家必读书 。 日本没有法文译

本 ， 学者们只能从英文本了解其方法

论。 虽然人们期望翻译岀版这套书， 但

成本太高 ， 出版社都望而却步 。 藤原

1991 年 11 月组织翻译岀版了第一卷 ，

600 页 ， 定价 8800 日元 ， 高得吓人 。

他印了 2000 册， 计划三年卖完， 但岀

乎意料的是， 很快售罄， 以后每月加印

1000 册 ， 累计销售 5 万多册 。 此后每

年岀一卷， 至 1995 年出齐， 五卷一套，

售价 35000 日元。 这本书的成功， 不仅

奠定了他书店的经济基础， 而且坚定了

他编辑岀版的信念。 他说： “编辑必须

出版自己想看的书。 这样， 怀有同样兴

趣的人也会爱读。 真正识货的是读者，

他们知道什么是好书。 卖不岀去， 说明

编辑没有眼光， 未能发现好书， 是编辑

无能。” 他强调说： “一本书， 卖岀两

三千到一万册也就行了。 编辑必须目光

锐利， 胆识过人， 沙里淘金， 为想岀版

的书而激动、 兴奋、 忘我工作。”

日本出版界拼命抢夺畅销书 ， 即

经过商业性的策划炒作包装 、 已经打

开市场的名家名作 ， 或浅显易懂 、 价

格低廉 、 发行量大的通俗读物 ， 而藤

原良雄却反其道而行之 ， 专岀别人不

愿岀 、 也不敢岀的学术价值高 、 装帧

精美 、 定价高的书 。 他的丛书系列

《妇女史》 《地中海》 等已成品牌， 打

出了一片新天地。

他说 ： “什么书畅销 ， 卖了多少

本， 只有新闻价值， 但对我的经营没有

意义。 定价一千日元的书卖一万本， 与

定价一万日元的书卖一千本， 销售额相

同， 但加上流通成本， 后者利润更高。

老实说， 我并不特别在意定价， 把它放

在一个可以接受的价位上就行了。 对于

需要这本书的人来说， 只相当于买一件

T 恤衫或喝杯小酒的钱， 并不算贵。 而

对于那些用不着这本书的人来说， 白送

人家也不要。” 他毫不客气地批评同行

说： “日本出版界的思想， 目前还停留

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 奉行的是发行量

至上主义， 以量取胜， 这是错误的。 我

认为 ， 现在的岀版社 ， 要以特色 、 风

格、 质量取胜。 我的基本方针是岀版经

得起时间考验、 过个三五十年还能卖的

常销书。”

藤原书店的新书第一版只印 1500

册， 定价从 4000 到 7000 日元不等， 在

笫一版销售差不多时 ， 每次加印 500

册 ， 直接发到书店 ， 这样既可保证读

者、 书店需求， 又节省了仓库费。

日本全国有近两万家书店， 采取寄

售制， 平均退货率为百分之四十， 这其

中包括退货率为零的畅销书。 业内人士

说， 新书退货率高达百分之六十甚至八

十， 但藤原书店退货率为百分之二十至

三十 。 他们限定三百至五百家书店销

售， 根据书店订数发货。

藤原书店的书 ， 再版率大约为三

成， 有些书已经连续加印十几次， 还供

不应求。

比如野间宏的 《完本·狭山裁判

（全三卷 ）》， 由藤原书店 1997 年 7 月

岀版。 当时评论家丸山照雄坚决反对，

认为这套书不会有人买 ， 非砸在手里

不可 。 但藤原力排众议 ， 坚持岀版 ，

结果成了常销书 ， 不但没赔 ， 而且利

润可观。

他说 ： “藤原不是专业的学术书

店， 也不是专为社会作贡献的慈善福利

书店， 当然要考虑赢利、 生存。 但我只

岀版自认为有价值的书， 或者有必要的

书。 面对 21 世纪， 日本人在思考未来

时 ， 需要更深刻的思想 ， 更广博的知

识， 更宽阔的视野， 但报纸杂志不能满

足他们的需求， 而我岀版的书， 对他们

能有所帮助。”

他喜欢把编辑称为精益求精的手艺

人 、 工匠 ， 鼓吹近乎古典的职业伦理

观： 编辑必须呕心沥血， 废寝忘食， 忘

记时间和成本， 有一种强烈的社会使命

感； 编辑必须抛弃加班费的多少、 晋升

出名等杂念， 一心扑在工作上； 编辑必

须成为作家的好朋友、 助手， 鼓励、 协

助甚至 “驱赶逼迫” 作家突破自我， 达

到新高度， 拿出最好的东西， 这样才有

可能编出理想的好书。 我问他： 什么是

你认为的理想的好书？ 他说： “就是作

者与编者的珠联璧合， 就是优秀的编辑

的胆识和慧眼与优秀作家的思想和才华

的完美结合。”

每出一本书， 藤原从策划、 选题、

组稿、 编辑、 封面设计到印刷、 岀版、

发行、 评论、 研讨， 全方位精益求精。

他认为目前日本的出版危机， 是编辑缺

乏热情、 耐心、 胆识、 本领： “同样的

素材， 看你怎样加工。 如同厨师烹调，

同样的材料， 不同人做岀的菜， 有的味

同嚼蜡， 有的风味绝佳， 靠的是手艺、

本事、 感觉。 烹调是艺术， 编辑也是艺

术。 但加工需要时间、 经费和眼光， 大

出版社不屑做这种事， 我愿意干。”

藤原书店以翻译外国历史、 思想类

图书为中心， 兼顾女性史、 女性论、 生

态环境、 中东问题、 经济学、 宗教学等

方面的图书 ， 同时热心举办学术研讨

会、 学习会、 岀版纪念会、 新年会等活

动， 与作家、 学者、 翻译家、 学术团体

等保持密切联系。 他认为， 参加各种社

会活动， 广结人脉， 收集信息， 也是藤

原书店经营的手段之一。 他说： “编辑

应该读书、 爱书、 懂书， 应该有思想、

有追求、 有人格、 有感情， 而不能是浑

身散发着铜臭味、 唯利是图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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